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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遂宁金鱼村窖藏宋瓷略看宋人四大雅好 

黄 霞1 吴自荣 

（四川宋瓷博物馆 四川 遂宁 629000） 

【摘 要】本文通过文献记载对宋人烧香、点茶、饮酒、插花等诸般闲事进行了概述，分析和描述了其产生背景

和兴盛面貌，最后将这些活动与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宋瓷相印证，认为宋人闲适、尚雅的生活情趣推动了这些活动

的兴盛，而出土的四类瓷器既印证了烧香等活动的频繁，也推动了这些活动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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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，经济的繁荣为宋人追求良好生活提供了经济条件。宋人有谚日：“烧香点茶，挂

画插花，四般闲事”
[1]
，道出了宋人闲适、雅致的生活情趣。1991 年出土的遂宁金鱼村窖藏众多精美相关文物则从实物角度印

证了宋人日常生活中的高雅与享受。 

一、独坐闲无事，烧香赋小诗 

烧香被列为宋人“四般闲事”第一桩。宋代丁谓有语：“香之为用从古亦，所以奉高明，所以达镯洁。”
[2]
“奉高明”既是礼

敬天地、神明也指供奉祖先，当与祭祀有关；“达镯洁”则与清洁有关，既可净化环境又能祛除身体污垢，也升华心灵。傅京亮

先生对中国香文化进行了总结，认为：“中国的香文化肇始于远古，萌发于先秦，初成于秦汉，成长于六朝，完备于隋唐，鼎盛

于宋元，广行于明清。”
[3]
宋代的用香文化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，不仅香料的数量、种类大大超过前代，使用的

群体也更加广泛，更加趋向大众化、平民化，香的使用也遍及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。宋代虽然国内香的产量不多，但是发

达的海外贸易为宋人从东南亚、南亚等地带来了大量的进口香料，不仅数量、种类众多，而且质量上乘
[4]
。大量香料的引入是宋

代用香文化走向繁荣的物质基础，庞大用香群体则将中国香文化推向了鼎盛。 

宋人用香有多种形式，烧香是其中最重要的。 

烧香具有隆重、尊贵的涵义，祭祀和攘灾时烧香体现了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重视和敬意。“周人以气臭事神，近世易之以香。”
[5]
宋代宫廷中“凡常祀，天地宗庙，皆内降御封香，仍制漆匾，付光禄、司农寺；每祠祭，命判寺官缄署礼料送祀所；凡祈告，

亦内出香，遂为定制。”
[6]
除祭祀外，攘灾也要烧香，“国朝凡水旱灾异，有祈报之礼，祈用酒、脯、酿，报如常祀”

[7]
，宋仁宗

庆历年间某次祈雨就“焚生龙脑香十七斤”
[8]
。士大夫和百姓敬神祷告、祭奠先祖也离不开焚香。 

日常生活中，焚香、熏香是宋代文人群体崇尚雅致生活的表现形式。穿衣起居要焚香。梅询“性喜焚香，其在官所，每晨

起将视事，必焚香两炉，以公服罩之，撮其袖以出，坐定撤开两袖，郁然满室浓香。
[9]
清献公赵扑“好焚香，尤喜熏衣，所居既

去，辄数月香不灭”
[10]
。不仅仅是衣服，甚至手帕都要熏香，杨万里就有“短短熏笼小，团团锦帕围”

[11]
的诗句。此外，待客

清谈也焚香，正所谓“丈人延客非俗物，百和香中进一杯”
[12]
，“客来无可款，石炉添水沉。”

[13]
文人读书、作诗亦焚香。南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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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家刘松年的《秋窗读易图》（图 l）就描绘出了“明窗延静书，默坐消诸缘。聊将无穷意，寓此一灶香”
[14]
的意境，展现了文

人在书斋焚香读书的舒适、惬意。陆游在“官身常欠读书债，禄米不供沾酒资”时，亦不忘“焚香闲看玉溪诗”
[15]
。可见，焚

香在宋代文人生活中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。 

 

焚香自然离不开香炉。香炉的材质有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玉、石、瓷等，样式则主要为两大类，带盖的封闭式熏香炉，无盖

的敞开式香炉。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香炉均为敞开式仿青铜器造型的瓷香炉，计有鼎式炉 5 件、鬲式炉 6 件、簋式炉 1 件、

奁式炉 3 件，产自龙泉窑的 9 件，景德镇窑 6 件。这些香炉并未一味地仿古，在细节之处也有所创新。高式炉为仿商周时青铜

两样式而来，是宋代较为常见的一种香炉。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 1 件南宋龙泉窑青釉三足高式瓷炉（图 2)，造型端庄规整、

古拙典雅，采用“出筋”工艺，线条曲直有致，通体施梅子青釉，釉面光洁莹润、釉质柔和，釉色青碧如玉，表现出了宋人的

复古思潮和典雅的生活气趣。这些香炉中，景德镇的 1件青白釉凸雕花卉纹鬲鼎式瓷炉（图 3)，不仅造型奇特，而且纹饰精致。

这件香炉颈部之下为三足鬲式炉造型，上部则取铜鼎之式样，故有人称其为“顶天立地”，较为少见。此外，装饰的凸雕莲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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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草、折枝牡丹纹，纹饰清晰流畅、大方生动，展现出了剔刻工人的高超技艺。最为奇特的当属 1 件龙泉窑青釉螺旋纹奁式炉

（图 4)，口外径 8.1、内径 6.0、高 6.8、足高 1厘米，形体较小，通体施梅子青釉。从出土的宋代奁式炉来看，平底中心多有

一饼足突起，器底外沿附有三如意形足，三足与饼足要么在同一水平线，四足均为受力点；要么三足悬空，仅饼足受力，遂宁

金鱼村窖藏这只香炉则较为奇特，由三足受力，饼足反而沦为“装饰”，殊为有趣。 

 

宋代瓷香炉的兴盛，固然离不开制瓷工艺的不断发展、成熟，瓷香炉烧制成本相对金属香炉较低也是一定的原因，但是宋

代香文化的兴盛当为最大之推力。 

二、闲暇修索之玩：饮茶 

茶叶起源于中国。到唐代，茶已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。宋代，饮茶越来越普及，“君子小人靡不嗜也，富贵贫贱靡不用

也。”
[16]
宋徽宗撰写了《大观茶论》；士大夫群体亦“竞为闲暇修索之玩，莫不碎玉锵金，嚷英咀华，较筐筐之精，争鉴裁之别”

[17]
；至于民间更是“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以无”

[18]
。饮茶活动的普及促使大量的饮茶用具被生产出来。遂宁金鱼村窖藏宋瓷中

就有不少的茶盏、茶杯等茶具，其中不乏珍品。引人瞩目的是几件黑瓷茶盏，见证了风靡两宋的斗茶风气。斗茶是一种竞赛性

的游戏，通过茶色、水痕和香味等来品评茶的好坏。既称“斗茶”，自然有胜负标准。据蔡襄《茶录》记载：“黄白者受水昏重，

青白者受水鲜明，故建安人开试，以青白胜黄白”
[19]
宋徽宗《大观茶论》亦有记载：“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，真清白为次，灰白

次之，黄白又次之”
[20]
可见“茶色贵白”。如此则令人感到单调沉闷的黑茶盏，其地位在斗茶活动中就突显出来了，在黑与白的

碰撞中衬托出茶汤之白。 

据蔡襄《茶录》记载：“茶色白，宜黑盏，建安所造者，缉黑，纹如兔毫，其坏微厚，熁之久热难冷，最为要用。出他处者，

或薄、或色紫，不及也。其青白盏，斗试家自不用也。”
[21]
宋徽宗也认为：“盏色贵青黑，玉毫条达者为上，取其焕发茶采色也”，

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茶盏的好处：“底必差深而微宽，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，宽则运笑旋彻不碍击拂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

之大小，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，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。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。”
[22]
可见，建安所产的黑釉兔毫盏近乎完美地符

合了宋人的斗茶需要：其釉黑，彰显茶色之白；其胎厚，盏热利于发茶；其尺寸，易于取乳击拂。建窑也因当时上层社会斗茶

的需要而得以以民窑的身份一度为宫廷烧制黑瓷茶盏
[23]
。遂宁金鱼村窖藏共出土 H件黑釉茶盏，其中 4件为袱帽纹，7件为兔毫

纹，虽非“进御”之用的建盏，但其釉色、造型、胎体等也契合斗茶所需，极有可能是本地士宦或者富人所用之物，这进而反

映了宋代的斗茶习俗风靡全国，盛行于社会多个阶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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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饮茶普遍使用的是青瓷或青白瓷茶杯。遂宁金鱼村出土了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青釉、青白釉茶杯 100 余件，出土的瓷

杯均为直口、圈足、装饰划花莲瓣纹，不同之处在于龙泉窑青瓷杯为弧腹（图 5)，景德镇青白瓷杯为直腹（图 6）。 

 

三、不可一日无此君：饮酒 

饮酒虽不在宋人谚语的四般闲事中，但在宋人眼中，饮酒与焚香、饮茶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宋代对酒实行国家专卖，榷

酒的收入也是“宋代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”
[24]
，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甚至占到了货币收入的“38.9%”

[25]
，到南宋时，酒的收入更是“国家赡兵、郡县经费，率取给于此。”

[26]
此外，酒在宋代文化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，宋代不仅

是“中国历代王朝编撰酒经一制曲酿酒工艺理论最多的一个朝代”
[27]
，更是宋代的文学作品的重要点缀，有学者就认为：“宋词

中要是缺少了酒„„词的色彩也将会黯淡许多”
[28]
。 

酒在宋代社会中是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
[29]
。宋代已经开始出现酒楼，在京城尤为突出。北宋东京城内有“正店七十二户，

此外不能遍数，其余皆谓之‘脚店’”
[30]
。其中最著名的酒楼，“饮徒常千余人。”

[31]
南宋临安城亦“火物浩繁，饮之者众”

[32]
。

 

为满足饮酒的需要，大量的陶瓷酒具被烧制出来。遂宁金鱼村窖藏的瓷酒具类型丰富，大体可以分为四类：酒瓶、酒注、

酒碗、酒杯。金鱼村出土的 8 件景德镇青白釉刻划花酒瓶，瓶体修长、小口、平唇、短颈、隐圈足、短颈中部有一道凸棱，有

丰肩、溜肩两种造型。大的瓶高约 40 厘米（图 7)，小的瓶高约 30 厘米（图 8)，釉色清白，通体装饰刻划花纹，纹饰有缠枝牡

丹、缠枝莲花和卷草纹等。此类型的酒瓶在宋代被称为“经瓶”。至于“梅瓶”的称谓，则是后人的约定俗成，民国时许之衡称：

“梅瓶口细而项短，肩极宽博，而胫稍狭折，于足则微丰，口径之小，仅与梅之瘦骨相称，故名‘梅瓶’也。”
[33]
 



 

5 

 

“黄酒乃是宋代最主要的品种。”
[34]
据此，市面上流通和日常饮用也当以黄酒为主。黄酒中含有微量的甲醇、醛、醚类等有

机化合物，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，而将黄酒加热则可将沸点较低的有机物挥发掉，减轻了对人身体的伤害。同时，烫热后的黄

酒，酒香更浓郁，酒味也更柔和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有一段关于饮酒的记载“凡酒店中不问何人，止两人对坐饮酒，亦须用注碗

一副，盘盏两副，果蔬碟各五片，水菜碗三五只。”
[35]
其中的“注碗”就是指盛酒的酒注和温酒的碗，具体操作方法是将酒注放

入碗中，在碗中加入热水，达到温酒的目的。要温酒，酒注的胎自然是越薄越好，景德镇的青白釉瓷器就是因为其胎薄，对光

见影而被称为“影青”。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景德镇青白釉双系酒注（图 9)，最薄处仅有 3毫米，深得温酒之要。酒注有一扁

平的执柄，方便“对坐饮酒”时斟酒，无需起身或以手捧壶斟酒，其曲流的流口设计既是制瓷技术高超的表现，也能防止斟酒

时美酒洒出（殊为可惜的是这只酒注在出土的时候已经破碎，系现场碎片拼接而成）。黄酒的酒精度虽然不高，但饮酒时酒碗或

酒杯还是必备的。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了一种奇特的酒碗，尖唇、敞口、斜腹、小饼浅足，形似“斗笠”而被称作“斗笠碗”。

其中景德镇窑 9件，通体施青白釉，内部装饰模印荷叶莲花纹（图 10)；龙泉窑 8件，施梅子青釉，素面（图 11）。这些碗的足

径约 3厘米，口径则有 14 厘米，看似头重脚轻，给人以容易倾覆的感觉，其实不然，因其胎体从上至下逐渐加厚，确保了重心

的下移，其中一件最薄处仅 0.2 厘米，逐渐加厚至 0.5 厘米，设计可谓十分精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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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小瓶春色一枝斜：插花 

宋代种花“成为独立的商业性的农业。”
[36]
宋代已有专门的花市，尤其是都城开封和临安，花市尤为繁盛。北宋东京城中，

“季春，万花烂漫，牡丹、芍药、棣棠、木香，种种上市，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，歌叫之声，清奇可听。”
[37]
三月的临安城亦

是“百花尽开„„种种奇绝。卖花者以马头竹偏盛之，歌叫于市，买者纷然。”
[38]
临安城地处南方，一年四季鲜花不绝。宋代花

卉市场的繁盛与宋人的爱花风气密不可分。宋人喜欢观花。洛阳城中“岁正月梅已花，二月桃李杂花盛开，三月牡丹开，于花

盛处作园圃，四方伎艺举集，都人士女载酒争出，择园亭胜地，曰万池台间引满歌呼”
[39]
，尤其是一种名为“姚黄”的牡丹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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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开时，“洛人赏之，号为‘花王’„„都人士女，必倾城往观，乡人扶老携幼，不远千里”
[40]

，“其人若狂而走观”
[41]
从中不

难看出宋人对观花的热情，乃至于出现了付费观花的现象。据欧阳修记载，一种名为“魏花”的牡丹：“初出时，人有欲阅者，

人税十数钱，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。魏氏日收十数络。”
[42]
粗略估算，每日约有 1000 人前往观赏，由此可见宋人对花，尤其是

对名花追捧。 

除观花，宋人还热衷于答花，更尚插花。宫廷插花讲究排场，皇室赏花的钟美堂，“堂内左右各列三层，雕花彩槛，护以牡

丹彩色画衣，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，各替奇品，如姚魏、御衣黄、照殿红之类几千朵，别以银箔间贴大解，

分种数千百案，分列四面。至于梁栋窗户间，亦以湘筒贮花，鳞次簇插，何翅万朵。”
[43]
可见，宫廷插花不仅花的数量大，而且

花瓶也十分珍贵。士大夫家中插花也较为常见，杨万里就在诗文中多次提到瓶花。“梅花耿耿冰玉姿，杏花淡淡注胭脂。两花相

娇不相下，各向春风同索价。摘来双插一铜瓶，旋汲井花浇使醒。红红白白看不足，更遣山童烧蜡烛。”
[44]
此外，还有“红白莲

花共玉瓶，红莲韵绝白莲清”
[45]
，“萧萧只隔窗间纸，瓶里梅花总不知”

[46]
等诗句。宋代普通百姓即使平时没有瓶花，节日期间

也必有准备，例如端午节：“虽小家无花瓶者，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，盖乡土风俗如此。寻常无花供养，即不相笑，惟重午不

可无花供养。”
[47]
一些店铺也以插花做装饰。“沛京熟食店，张挂名画，所以勾引观者，留连食客。今杭城茶肆亦如之，插四时

花，挂名人画，装点店面。”
[48]
即使路旁的野店也有“青瓷瓶插紫薇花”

[49]
。宋人还对插花的技艺进行了总结。这些都说明了宋

代瓶花在生活中的普及。 

在宋代“插梅花之瓶”均可称为梅瓶，即使是盛酒的“经瓶”，酒喝完后亦可作为插梅之瓶，毕竟南宋时已有“酒瓶今已作

花瓶’，
[50]
的说法。遂宁金鱼村出土了大小花瓶 60 余件，从材质上划分有瓷瓶、铜瓶、石瓶。其中瓷瓶有近 50 件，大型的有琼

式瓶、贯耳瓶、竹节瓶等，小型的则有贯耳长颈小瓶、扁鼓腹或圆鼓腹的长颈盘口小瓶、海棠式瓶、瓜棱形瓶等。尤为突出的

是 3件五管瓶（图 12)，小口，直颈，有肩，肩上竖五根细长的管筒，腹部装饰刻划花过程中注重花枝的搭配和布局，具有独特

的插花审美情趣，体现了宋代插花艺术的发展。除此之外，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部分瓷碗中亦装饰有“瓶花”、“盆花”等纹

饰（图 13)，进一步体现了插花在宋代的普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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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人对花的爱好，体现了宋人对美的追求，通过瓶花的方式既延长了花期，又能够使人近距离的观赏乃至于把玩，充分体

现了宋人雅致的生活享受。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这些花瓶真实再现了宋人对瓶花的喜好，见证了宋人的风雅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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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 

遂宁金鱼村出土的这些“四川地区从外界输入的奢侈品”
[51]
究竟属于谁？不管学界有多少争论，答案都不会是“属于普通

平民百姓”。这也客观地说明了宋人的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、饮酒等诸般闲事虽然有平民阶层的参与，但官僚贵族、文人士

大夫、富豪仍是其主流群体，平民更多的还是在重要节日期间参与这些“闲事”，这与社会地位无关，与经济地位相关。 

遂宁金鱼村出土的香炉、茶具、酒具和花瓶，客观印证了宋人的烧香、点茶、饮酒、插花等诸般闲事；这批瓷器的造型、

釉色、装饰体现了宋人特殊的审美情趣，是反映宋人高雅、闲适生活状态，代表性文物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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